
应用心理学

2024年第 30卷第 4期，311-322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24. Vol.30. No.4，311-322

汉语成语理解的加工机制及其发展阶段 *

方园园 1 谢瑞波 1** 阮世芳 2 王振梁 1 伍新春 3，4

（1. 浙江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浙江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危机干预智能实验室，金华

321004；2.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875；3.北京师范

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儿童阅读与学习研究院，北京 100875；

4.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文理学院心理学系，珠海 519087）

摘 要 汉语成语在口语和书面语中普遍存在，是儿童语言发展的重要内

容。综述以往研究发现，成语的熟悉度、语义分解性和语境在成语理解的加

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具体的心理加工机制尚不清晰。基于综合加

工模型和动态相互作用论，本文尝试提出了汉语成语理解的动态加工模

型，并据此总结归纳了汉语成语理解的发展阶段。同时，相关的研究展望也

得到了一定的讨论和建议。

研究要点

1. 创新性地提出了“汉语成语理解的动态加工模型”。
2. 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汉语儿童成语理解发展四阶段”。
3. 展望了后续的成语理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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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汉语成语作为一种比喻性表达，兼具

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一般由四个字组成，

具有结构固定、意义完整、语言精炼等特点

（Li et al.，201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

所词典编辑室，2016）。在汉语言学领域中，

成语是熟语的一种类型，在口语和书面语

中普遍存在，是儿童语言发展的重要内容

（Petrovcic姚 姚，2022）。正确理解和使用成语是

衡量个体整体语言水平的重要指标（Li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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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ng，2014；Zheng et al.，2022）。作为中国

语言文字的独特组成部分，成语虽然一直

受到语言学界的高度关注，但是在心理学

领域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大量与成语相关

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成语的界定、来源、结

构、熟悉度、语义和语境等成语本身的语言

特性上 （Bai et al.，2019；Liu & Cheung，

2014，2018；Zhang et al.，2013；Zhang et al.，

2017），少有研究揭示汉语儿童成语理解发

生发展的心理加工机制，也缺乏对汉语儿

童成语理解发展阶段及发展特点的考察，

从而未能对儿童成语理解的发展有全面性

的认识，也无法为实际的成语教学提供针

对性的教学措施。鉴于汉语成语与表音文

字熟语在语言性质上存在较多共同点，且

具备表音文字熟语认知表征的相关特征

（郭晓群，2017）。目前的汉语成语研究多基

于表音文字熟语的理论假设及研究成果展

开，实证研究中也发现表音文字熟语的理

论对汉语成语的理解有一定的解释力（郭

晓群，2017；许慎，2018；曾雪晴，2011）。因

此，本研究以表音文字熟语的理论观点为

基础，结合汉语成语的相关研究，对汉语成

语的加工机制及发展特点进行假设与综

述。

2 成语理解的影响因素

成语理解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可

能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研究者们

关注最多的是成语的熟悉度、语义分解性

和语境这三个影响因素，讨论这三个影响

因素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成语理解的加工机

制与发展过程。

2.1 熟悉度

熟悉度是个主观的指标，主要取决于

个体在日常生活及学习中与某一个成语的

接触和使用频率，包括字面意义的熟悉度

和比喻意义的熟悉度两个方面（雷潇，钟毅

平，2010）。语言经验假说（Language Expe-

rience Hypothesis）指出，比喻性语言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儿童对比喻表达的熟悉

程度 （Ortony et al.，1985）。 Zheng 等人

（2022）的研究也发现，成语加工的准确性

和速度会随着个体对成语熟悉程度的增加

而提高。熟悉度可能是影响成语如何加工

和理解的首要因素（Carrol & Littlemore，

2020）。具体来说，在加工熟悉的成语时，大

脑中可能已经储存了大量与之相关的信

息，根据这些信息可以快速对语义进行判

断，获得其比喻意义；但面对不熟悉的成语

时，儿童可能需要从成语组成语素的字面

意义出发去构建其比喻意义，这一过程可

能依赖于成语的语义可分解程度。

2.2 语义分解性

语义分解性是指成语的字面意义和比

喻意义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马利军，张积

家等，2013）。理解表音文字熟语的一个关

键因素是熟语的可分解性（Sprenger et al.，

2019），尤其是需要做出语义判断时

（Libben & Titone，2008）。在字面语言中，通

过组合一个复杂表达各组成语素的意思，

至少可以得到一个试探性的解释，而在比

喻性语言中，通常需要额外的操作才能达

到初步理解（Vulchanova et al.，2019）。作为

一种比喻性语言，汉语成语具有一定的语

义可分解性，字面意义是获取其比喻意义

的基础（郭晓群，2017；张辉，季锋，2012）。

按照语义可分解程度，可以将汉语成语分

为高语义分解成语（如“争先恐后”，语义基

本上是由各语素意义直接组合而成）、中语

义分解成语（如“水滴石穿”，语义可从各语

素的意义上推导出来）和低语义分解成语

（如“高山流水”，语义已不能从语素的意义

中探求出来，需借助词源进行分析）三类

（梁云霞，2015；曾雪晴，2011）。成语的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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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解程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成语

理解的容易程度，即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

之间的高语义关联可能加快了理解速度。

此外，成语语法的加工可能也受到语义分

解性的影响。通常情况下，高语义可分解熟

语的语法更为灵活，加工速度更快（Sa-

ban-Bezalel & Mashal，2019）。然而，在加工

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关联度较低的成语

时，可能需要借助额外的背景信息才能建

构出正确的成语义。此时，语境可以提供一

定的上下文信息，帮助检验基于语义分解

性获得的成语义是否准确。

2.3 语境

语境是指通过上下文为成语创设的背

景信息，同一成语在不同语境下可能会有

不同的含义（Tilmatine et al.，2021）。由于成

语兼具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在对成语进

行语义加工时，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从字面

义出发获得成语的字面意义，以及在字面

意义的基础上建构其比喻意义。多数成语

的比喻意义超越了其字面所表达的含义，

为了正确地理解成语的意义，儿童可能需

要通过必要的语境信息来构建一个连贯的

语义文本，进而激活成语的相关含义，获得

其在特定语境中的实际意义（郭晓群，

2017）。

相比于将成语呈现在无语义支持的语

境中，或是单独呈现，在有语义支持的语境

下，个体更容易推断出成语的实际意义（梁

云霞，2015）。Qualls等人（2003）针对英语

儿童提出的比例理论（Proportionality Theo-

ry）指出，语境信息的存在可以提高儿童对

表音文字熟语理解的准确性，随着语境信

息量的减少，熟语理解的准确性也会成比

例地降低。在理解有语境信息的熟语时，语

境信息能提供推测或提取熟语意义所需的

相关信息，进而提高理解的准确性（Shak-

ouri & Nafissi，2019）。谢华（2007）在汉语儿

童身上也发现了语境信息的这种促进作

用。多数成语的实际比喻意义一般不能简

单地通过分析成语的组成语素来确定，需

要在成语的组成语素和比喻意义之间建立

某种联系才能获得其非字面意义，而恰当

的语境可能为建立这种联系提供了参考。

例如“草木皆兵”被置于“灾难来临前夕，全

镇乡亲草木皆兵，人心惶惶”的语境中，获

取其“惊慌失措、疑神疑鬼”的意思更容易。

影响成语理解的因素有很多，且很多

因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本文主要论述了

影响成语意义建构的三个基础性因素，如

果不考虑交互作用，这三个因素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成语理解的表层加工机

制。首先，熟悉的成语可能直接提取心理词

典中的比喻意义。其次，对于不熟悉的成

语，心理词典中可能未储存其相关含义，需

要从成语组成语素的字面意义入手。此时，

高语义分解成语获得完整意义可能比较容

易，但对于语义分解性较低的成语来说，可

能需要借助成语所处的上下文语境，综合

语境信息来构建成语的实际意义。在这三

个因素中，熟悉度受儿童与成语的接触频

率的影响，增加接触机会便能提高熟悉度。

然而，语义分解性和语境这两个因素可能

在儿童的语言能力发展较好的基础上才能

发挥作用。为了深入了解成语理解的加工

机制，有必要探讨语义分解性和语境发挥

作用背后的语言能力。

3 成语理解的加工机制

3.1 传统的加工机制观

在表音文字研究中，研究者提出了多

种熟语表征和加工的观点（Haeuser et al.，

2021；Saban-Bezalel & Mashal，2019），主要

可以分为非建构观、建构观和混合观三种。

非建构观指出，表音文字熟语类似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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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单词，在个体的心理词典中以整词表征，

语义通常不可分解，其认知加工可能是直

接提取已经存储在心理词典中的比喻意义

（Gibbs，1987）。然而，建构观则指出，表音

文字熟语具有语义可分解性，对其组成语

素的字面意义和语法结构的分析可能是获

取熟语比喻意义的基础 （Cacciari &

Glucksberg，1991）。在非建构观和建构观的

基础上，提出了熟语加工的混合观（Cutting

& Bock，1997）。混合观认为，当遇到熟悉的

熟语时，个体可能会直接通达熟语的比喻

意义；而当遇到不熟悉的熟语时，需要对熟

语的字面意义进行加工，以推导其比喻意

义。但是，也有研究者指出，即使个体在加

工熟悉的熟语时，也不可避免进行字面意

义的激活（Kesssler et al.，2020；Marulanda-

P佗ez & Igoa-Gonz觃lez，2021）和语法结构的

分析（Mancuso et al.，2019）。

国内一些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汉语成语在大脑中并未完全词汇化，具有

一定的语义可分解性，对成语组成语素字

面意义的加工和语法结构的分析会影响其

比喻意义的理解（Bai et al.，2019；Li et al.，

2016；Liu & Cheung，2014，2018；Zhang et

al.，2013；Zhang et al.，2017；马利军，胡峻

豪等，2013；谢晓燕，白晨，2017）。结合以

往研究可知，成语意义的表征和加工是一

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可能涉及多种语言能

力的协同发展，而基于已有的理论观点尚

不能清晰解释成语理解的加工机制（马利

军 等，2007），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来构建系

统的成语加工框架。

3.2 动态的加工机制模型

基于意大利儿童熟语理解的发展变化

而提出的综合加工模型（The Global Elabo-

ration Model，Levorato & Cacciari，1995）指

出，儿童的熟语理解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一

方面，随着自身元语言能力的发展，儿童逐

渐能对熟语的字面意义进行分析，为获取

熟语的比喻意义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儿童

还可能需要运用阅读理解能力，综合熟语

所处的上下文语境以及其他相关信息，推

导出熟语的比喻意义（Levorato & Cacciari，

1995，2002；Levorato et al.，2007）。此外，

Burgess和 Chiarello（1996）的动态相互作用

论（Dynamic Interplay Theory）指出，理解表

音文字熟语等比喻性表达可能涉及“自下

而上”的语义过程和“自上而下”的语用过

程。从语义上来说，熟语的意义可能需要通

过分析组成熟语的各个语素来获得

（Burgess & Chiarello，1996），这一过程可能

涉及语义分解性的作用；而从语用学的角

度来说，熟语的意义可能需要通过关注熟

语的语言环境而获得（Cacciari & Tabossi，

1988），这一过程可能涉及语境的作用。

Zhang等人（2013）在表音文字熟语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可以尝试从“自下而上”和“自

上而下”两个视角来分析汉语成语的意义

加工过程。基于此，本研究假设成语理解可

能也包括“自下而上”的成语组成语素的语

法与语义分析过程，以及“自上而下”的成

语意义综合建构过程。

3.2.1 “自下而上”的成语意义加工

在表音文字背景下，研究者们普遍认

为熟语的加工是基于其语义的可分解性

（Cain et al.，2005；Canal et al.，2017；Sa-

ban-Bezalel et al.，2019）。语义可分解熟语

的组成语素有助于整体比喻意义的获得

（Caillies & Butcher，2007），而要明确地评

价一个熟语的语义可分解性，需要元语言

能力的参与（Gombert，1992）。具有元语言

能力的儿童能够意识到语言的形式和结构

可以被操纵，进而产生各种各样的意义，而

这种能力通常取决于其元语言意识（Betti，

2021）。元语言意识代表儿童有意识地理解

和操作语言规则和结构特征的能力，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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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儿童觉察和补救语言理解中出现的错

误（Berninger et al.，2010）。元语言意识较强

的学习者能够更好地掌握并运用语言的结

构特征，有效理解语言所传达的内容或意

义，进而促进语言理解的发展（Smith，

1982）。这一特点可能促使元语言意识在熟

语理解上发挥重要作用（Levorato & Cac-

ciari，2002）。Gombert（1992）的研究进一步

指出，儿童在 6或 7岁左右开始对语言领

域进行复杂的元语言分析，包括语法、语义

和语用三个方面的分析与监控。该年龄段

的儿童已经进入学校学习，理解和运用比

喻性表达的能力获得发展，开始意识到不

仅可以从字面上理解熟语，还可以通过分

析语法、语义规则来获得熟语的非字面意

义（Nippold & Taylor，1995）。

汉语成语中“四字格”成语占 95.57%

（徐盛桓，2006），结构形式的一致性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汉语成语的其他语言特征，

尤其是语义的分布（Zhang et al.，2013）。温

端政（2005）认为成语是“二二相承的描述

语和表述语”。“二二相承”主要体现在成语

的语法和语义上，成语的结构可以拆分成

“2+2”的形式，比如“千军万马”可以拆分为

“千军”和“万马”，每个部分又都有相应的

语法和语义。同时，成语固定的语法结构还

具有对称性的特点，呈现出结构关系及结

构成分的对称（刘振前，邢梅萍，2000）。参

考马利军等人（2010）的观点可知，对成语

的组成语素进行语法分析可以获得其字面

意义，而进一步对成语的组成语素进行语

义分析则可以获得其比喻意义。这些特点

都暗示着元语言意识可能也在汉语成语理

解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汉字构形的最大

特点是它将汉语中与之相应的某一个词的

意义作为依据，这决定了汉字的形体总是

蕴涵着可供分析的义理信息，而当拼音作

为教学辅助工具用于汉字初期学习时，汉

字教育便具备了表音文字的优势（王晓玲，

张学武，2017）。根据表音文字与汉字本身

的特点以及以往的研究基础，可以进一步

推测，表音文字熟语的加工可能受元语言

意识下语音意识的影响更大，而汉语成语

的加工可能同时受语音意识和语素意识的

影响。在汉语成语的一项追踪研究中也发

现，语素意识在成语组成语素的分解及加

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Xie et al.，

2023）。因此，元语言意识可能是影响成语

理解的“自下而上”因素，在成语组成语素

的语法与语义分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3.2.2 “自上而下”的成语意义加工

在表音文字熟语的理解过程中，需要

利用上下文信息，对熟语含义做出推断

（Tilmatine et al.，2021）。这一推断过程，可

能需要一定的阅读理解能力（Suvorova &

Polyakova，2018）。以往研究也发现，儿童的

阅读理解能力与其对表音文字熟语的理解

紧密相关（Brown，2020；Cain et al.，2005；

Levorato et al.，2007；Oakhill et al.，2016；

Shakouri & Nafissi，2019；Sprenger et al.，

2019）。当儿童具备一定的阅读理解能力

后，可以促进其利用上下文信息去构建连

贯的成语意义。根据 Chall（1987）的阅读发

展阶段论可知，儿童的阅读理解能力是不

断发展的。具体来说，6～7岁前的儿童还

没有接受正规的教育，处于阅读发展的初

始阶段；进入小学后，低年级段的儿童主要

是积累字词，中高年级的儿童具备了一定

的词汇基础，开始将书面字体与其语义表

征建立联系，在阅读中学习新知识，阅读理

解能力获得了初步发展；进入初中后，个体

的阅读理解能力进一步增强，思维也逐渐

发展完善，可以在考虑各种文本信息的基

础上提取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熟语理解

也处于一个从逐字解码阶段逐步发展并完

善的过程（Levorato & Cacciari，2002；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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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2015），该过程涉及的发展基础与阅读

理解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发展特点具有一定

的相同性，即熟语理解的发展可能对阅读

理解能力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依赖性。鉴于

汉语兼具历史属性和文化属性，引申意义

表达上可能要比表音文字更加复杂。阅读

理解涉及个体综合分析文本信息、主动建

构意义的复杂心理过程（Perfetti，1999）。在

汉语教学中，似乎更加强调阅读的重要性。

当儿童具备一定的阅读理解能力时，可能

在以往知识经验的基础上能最大限度的借

助上下文信息，建构出连贯的成语义。因

此，儿童的阅读理解能力可能也在成语意

义“自上而下”的综合建构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

综合以上论述，本文提出汉语成语理

解的“动态加工模型”，如图 1所示。具体来

说，成语意义理解可能蕴含了两条加工路

径。其一，元语言意识参与成语字面意义的

“自下而上”加工。其二，在成语字面意义通

达比喻意义这一过程中，可能需要借助阅

读理解能力对成语的字面意义进行“自上

而下”的意义引申与推理。该模型基于成语

语义分解性及语境对成语意义理解的影

响，深入分析成语理解的加工机制，这对于

初步理解及把握成语的意义加工具有重要

的启示作用。同时，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

新的视角。

4 成语理解的发展阶段

元语言意识和阅读理解能力可能在儿

童成语理解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动态

的加工机制。根据前人研究可知，儿童的元

语言意识（Berninger et al.，2010）和阅读理

解能力（Chall，1987）在小学期间呈上升发

展趋势。同时，儿童小学期间的成语理解能

力也在逐渐提高（曾雪晴，2011），处于从局

部的逐字解码阶段向寻求比喻意义过渡并

逐步完善的过程（梁云霞，2015；许慎，

2018）。由此可见，成语理解的发展可能会

随着儿童元语言意识和阅读理解能力的发

展而发展。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试图

结合元语言意识和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对

儿童表音文字熟语理解的发展阶段进行归

纳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汉语成语理解

的发展阶段。

鉴于综合加工模型（Global Elaboration

Model）在解释表音文字熟语的发展方面得

到了广泛认可（Levorato et al.，2007），本文

主要参考综合加工模型及一些实证研究来

论述表音文字熟语理解的发展特点，并结

合元语言意识和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将表

音文字熟语理解的发展大致分为以下四个

阶段（Kamanga & Banda，2017；Levorato &

Cacciari，1992，1995，2002；Levorato et al.，

2007；Shakouri & Nafissi，2019；Sprenger et

al.，2019）。具体来说：第一阶段是 6～7岁

前，该阶段儿童的元语言意识和阅读理解

能力可能还未发展完善，主要采用逐字解

码的策略来加工熟语，从而只能获得熟语

的字面意义。第二阶段为 9～10岁前，该阶

段可能是熟语理解发展的关键期，儿童的

比喻意识开始建立，逐渐意识到某些熟语图 1 成语理解的动态加工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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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面表达与文意不符。随着阅读经验的

积累，阅读理解能力得到了发展，儿童开始

摆脱熟语字面意义的束缚，学会寻找语境

信息来处理语义，试图推理出熟语最合适

的解释。该阶段发生的转变可能主要基于

元语言意识和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第三

阶段大约在 10～12岁左右，该阶段可能是

熟语习得的转折点，儿童开始向成人的熟

语理解模式过渡，逐渐意识到不能过度依

赖熟语的字面意义，必须考量传达者的意

图才能正确理解熟语。该阶段的儿童可能

倾向于根据熟语被呈现的各种条件去推理

其比喻意义，从整体上理解熟语，而非局限

于字面意义上的理解。第四阶段大约从 12

岁开始，该阶段的儿童已经具备了一定的

元语言意识和阅读理解能力，掌握了一定

的推理策略。此时，儿童开始有能力思考意

义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并在已有知识的基

础上对熟语的组成语素进行语义分析和推

理，再结合语境等背景信息，建构出熟语意

义。此外，Saban-Bezalel和 Mashal（2019）在

研究中指出，与熟语理解相关的能力在儿

童期和青春期之后会继续发展。那么，熟语

理解的发展也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Shakouri & Nafissi，2019）。然而，基于以往

研究似乎并不能推断出个体表音文字熟语

理解发展的全貌，这也提醒我们需要关注

青少年及后续年龄阶段熟语理解的发展，

以便对个体的熟语学习与教学提供行之有

效的指导。

在汉语成语的研究中也发现了与表音

文字熟语理解相似的发展特点。根据中国

的学制特点，二年级（7 周岁左右）学生倾

向于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成语；到了四年级

（9周岁左右），学生开始通过成语的字面

意义联想到比喻意义；而六年级（11 周岁

左右）学生对于成语比喻意义的理解与前

期相比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曾雪晴，2011）。

同时，针对汉语成语的研究也发现，成语往

往是在语言发展的后期开始发展，即使是

成年人也没有完全掌握这一特殊词汇（Liu

& Cheung，2014）。这一事实再次强调了汉

语成语与表音文字熟语发展的相似之处，

即两者的发展可能都是一个渐进和持久的

过程，而不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状

态。因此，本研究假设汉语成语理解的发展

可能也符合上述表音文字熟语理解四阶段

的发展特点，发展阶段图如图 2所示。具体

而言，在汉语成语理解的发展过程中，可能

呈现出以下发展特点。阶段一为小学二年

级以前，即字面意义阶段。该阶段的儿童倾

向于逐字逐句地处理文本，主要从字面上

理解成语，元语言意识参与“自下而上”的

语素分解和字面意义的构建过程。阶段二

为小学二至四年级左右，即比喻意义萌芽

阶段。该阶段的儿童仍然依赖成语的字面

意义，但逐渐开始探索其比喻意义，阅读理

解能力参与“自上而下”的意义引申、推导

过程。阶段三为小学四至六年级左右，即成

语理解转折阶段。该阶段的儿童逐渐摆脱

对成语字面意义的依赖，习惯于从整体上

理解成语。当从心理词典中提取成语意义

失败时，儿童开始尝试结合成语的组成语

素和语境信息主动建构出合适的成语意

义。阶段四为初中及以上，即成语理解成熟

阶段。该阶段的儿童逐渐习惯于在“自下而

上”的成语组成语素的语法与语义分析，以

及“自上而下”的成语意义综合建构过程中

获得对陌生成语的准确理解。本文提出的

这一发展阶段不仅是汉语背景下首个对成

语发展历程的归纳总结，也对后续的成语

教学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一方面，有助于深

入了解汉语成语的发展特点；另一方面，实

际教学中也可根据发展特点展开相应的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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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与展望

本文首先基于表音文字熟语和汉语成

语的研究成果，重点阐述成语理解的影响

因素及其加工机制，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一个动态加工机制模型，并基于该模型

对成语理解的发展阶段及阶段特点进行了

假设与综述。未来研究还需要对本研究提

出的一些观点进行验证，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展开。

第一，成语理解的影响因素问题。基于

目前的研究来看，成语的熟悉度、语义分解

性和语境是影响成语理解的主要因素，论

述影响因素时多局限于成语本身的特点，

未来可以尝试从心理语言学视角探究成语

理解发展的影响因素。此外，还可以进一步

确定成语的熟悉度、语义分解性和语境发

挥作用的关键期。目前在汉语成语影响因

素的研究中，主要论述这些因素如何影响

成语理解，而究竟在何时开始发挥作用仍

不得而知。个体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如果可以获得这些信息，便能在合适的时

间点提高儿童相关方面的能力，促进儿童

成语的学习。

第二，成语理解的加工机制问题。基于

综合加工模型和动态相互作用论，本研究

提出了汉语成语理解的动态加工机制模

型，即元语言意识和阅读理解能力可能分

别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角度影

响成语加工。但是，关于这两个因素的论述

多基于表音文字熟语的研究成果，汉语成

语的相关实证研究较为薄弱，表音文字熟

语和汉语成语在加工过程中存在何种差异

还有待研究。此外，元语言意识和阅读理解

能力下又分别包含了不同的子能力，各子

能力对汉语成语理解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也有待研究。同时，元语言意识和阅读理解

能力之间可能也会互相影响。未来研究应

进一步探究汉语背景下元语言意识、阅读

理解能力对成语理解的作用机制，并深入

探究汉语成语和表音文字熟语加工机制上

的差异。

第三，成语理解的发展阶段问题。在参

考综合加工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一些实证

研究，对表音文字熟语理解的发展阶段进

行了归纳与总结，并引申到了汉语成语理

解的发展上。然而，综合加工模型是基于表

音文字熟语提出的，汉语作为表意文字，在

发展上可能与表音文字熟语存在些许差

异。加之在表音文字熟语中，也未对熟语理

解的发展阶段进行系统划分。因此，未来有

图 2 成语理解发展阶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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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通过追踪研究，结合元语言意识与阅

读理解能力的发展来进一步刻画汉语儿童

成语理解发展的阶段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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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idio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ldren蒺s lan-

guage development and generally exists in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The synthesis of previous stud-

ies shows that idiom familiarity，semantic decomposi-

tion，and contex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

cessing of idiom comprehension，but the specific

mental processing mechanism is not clear. Based on

the Global Elaboration Model and Dynamic Interplay

Theory，this article proposes a Dynamic Processing

Mechanism Model for Chinese idiom comprehension，

then summarizes the idiom developmental stages.

Meanwhile，the corresponding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idiom comprehension，metalin-

guistic awareness， reading comprehension， idio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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